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古妇女文化研究”（１９ＦＺＳＢ０４７）

作者简介：焦　杰（１９６４—　），女，辽宁省海城市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

化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

被遮蔽的身影———唐代茶业与茶文化中的妇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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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是中国茶业和茶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但是传统的研究以男性为主体，妇女的作用完全被
忽视。在唐代茶业和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妇女参与了所有活动，上层社会的女子以茶会友，抚琴品茶；下层社会

的女子与男子一起采茶制茶，同时也用纤纤素手为男人烹制可口的香茗。不论是上层社会还是下层社会，擅长

茶道的女子不少，她们的观察和实践对茶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只是由于文本的男性主体化，以及“妇无公

事”的传统，她们的贡献被遮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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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文化曾是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时髦话题，相关
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论文、专著汗牛充栋，分别探

讨了茶文化的产生，茶文化的内涵与传播，茶与儒

释道的关系，茶与文人雅士的关系，茶与人的社会

生活，以及茶的制作、冲饮、品茗和种类等。不过这

些研究都围绕着男性的活动进行，比如高僧大德与

饮茶习俗的传播，古代文人对茶的热衷，唐诗宋词

中的吟茶之作，陆羽的茶经与茶艺等等，很少将其

与妇女联系到一起。唐代文献相对不足，关于茶文

化的研究多局限于法门寺、陆羽和唐诗作品及与日

本的交流，妇女的活动更是受到忽视。其实，作为

“主中馈”的主体，妇女与茶根本脱不了干系，只是

因为“公庭不言妇名”“妇无公事”的限制，隐藏在

男人身后的女人完全被无视了。本文即从性别视

角入手，探讨唐代妇女活动对茶文化发展的贡献，

同时也要讨论唐代妇女的活动是如何被遮蔽的。

一、唐代饮茶习俗的流行与普遍

因为史料的缺乏，茶作为饮品起于何时并不得

而知，但至迟到西汉时期的蜀地已经有饮茶的习俗

了。据西汉时期著名的辞赋家王褒《僮约》记载，

蜀地寡妇杨惠与王褒欲在家私会，嫌仆人便了碍

眼，便打发他去买酒。便了对死去的男主人忠心耿

耿，来到男主人坟前大声喊道：主人让我保卫家园，

没让我给其他男人买酒。王褒很生气，便与寡妇签

订契约，用一万五千钱买下便了，并在契约中规定

便了要为新主人“烹茶尽具”“武阳买茶”［１］。这个

记载不但说明茶叶作为商品已经流通于西汉时期

的商贸活动中，而且说明当时的蜀地已经有饮茶的

习惯，饮茶时对茶具也有一定的讲究。三国时期的

吴国饮茶风气就已经很浓。吴主孙皓生活奢侈，经

常设宴与众臣饮酒作乐，“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

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

内有宠臣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

为裁减，或密赐茶羈以当酒，至于宠衰，更见逼强，

辄以为罪”［２］。吴国的上层社会在酒场中用茶来

舞弊，一如今之以水舞弊，当然后来韦曜宠衰，孙皓

不再护着他。

相比于南方，北方饮茶风气流行得较晚，据

《封氏闻见记》“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３］５１的

记载，唐代以前的北方并没有饮茶习惯。魏晋南北

朝前期的北方虽然已经有了茶，但上层社会依然以

酪为贵、以茶为鄙，《洛阳伽蓝记》就记载说，北朝

士大夫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４］１０７。连南

方人王肃到了北方以后也接受了北方饮食，认为

“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

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

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４］１０５。然而随

着社会流动的增多，饮茶风俗逐渐从南方普及北

方，“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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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

以后盛矣”［５］。据《旧唐书》记载：“茶为食物，无异

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

田闾之间，嗜好尤切。”［６］吃茶之风已经遍及大江

南北、社会上下，而尤以民间为甚，唐代文人墨客也

留下很多与茶有关的诗篇传世，这已经是中唐以后

的事了。

因为茶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烦、舒经活骨、明

目［７］２２的功效，有利于僧尼打坐修禅，故而寺庙饮

茶之风最盛。寺庙之茶不仅自用，而且免费提供给

行旅。据《蛮瓯志》记载，寺院僧侣志崇将茶分为

上中下三等，最好的紫茸香用以供奉佛祖，中等品

质的惊雷荚用以待客，最次的萱草带用以自饮，来

往喝茶的客人不仅在此处吃茶，还会以油囊外带茶

水归家［８］。日本遣唐使使团行至密州，圆仁一行

四人私自下船陆行，至村中留宿不成，被村人通报

给当地押衙，官方派人送他们回船。途经兴国寺

时，寺主设茶汤招待众人。之后又经过心净尼寺，

寺中的比丘尼也为他们准备了茶汤，并提供地方让

其休憩［９］４２。

唐代中后期，很多城市和乡村及交通要道都设

有茶店、茶棚，供商旅和行人歇脚解渴。《封氏闻

见记》中即记载道：“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

道俗，投钱取饮。”［３］５１据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记载，唐会昌四年（８４４）六月九日，圆仁在郑州
“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土

店里任吃茶”［９］１８８。正因为饮茶日益普遍，茶业贩

卖获利颇非，因此唐德宗建中三年（７８２）九月，经
判度支建议而暂时设茶税以应付“泾原兵变”后军

费的不足，贞元九年（７９３）正月茶税便正式
登场［１０］１２９－１３０。

李唐的王公贵族们都喜好喝茶，而且专喝好

茶。肃宗和代宗时期，朝廷将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

阳羡茶设为贡茶，成立贡茶院，专为朝廷负责贡茶

一事。每年清明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茶山都

要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参加者除地方长官、乡

宦、名绅外，还有他们的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

会上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制

好的贡茶会派专人策马日夜兼程送往长安，以供王

公大臣在“清明宴”上饮用［１０］１３１－１３２。贡茶不仅供

王公大臣消受，也供上层社会的贵妇们享用。张文

规的《湖州贡焙新茶》：“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

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

来。”［１１］４１３４即生动再现了贡茶到达时宫中上下的

欢欣情景。唐代名画《宫乐图》描绘的便是后宫的

妃嫔们围着一壶门大案团团而坐，有的吃茶，有的

行酒令，数名女子弹琴吹箫，还有一侍女负责侍奉

宫妃们喝茶。唐代中后期女诗人鲍君徽在德宗时

入宫应制，有《东亭茶宴》一诗传世：“闲朝向晓出

帘栊，茗宴东亭四望通。远眺城池山色里，俯聆弦

管水声中。幽篁引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坐

久此中无限兴，更怜团扇起清风。”［１２］１６３２其所描绘

的宫人聚会饮茶之事与《宫乐图》有异曲同工

之妙。

除了宫禁，喜好喝茶的唐代妇女在不同的阶层

多有。大中时（８４７—８６０）诗人崔珏擅写美人诗，
其《美人尝茶行》以“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

红玉”［１２］１７４８，将一个在春困中蒙
-

醒来的美女红

唇啜香茶的迷人之态写得淋漓尽致。晚唐才子李

昌符在其婢仆诗里提到两个婢女“不论秋菊与春

花，个个能
.

空肚茶”，为了防止她们偷拿茶叶，主

人干脆“无事莫教频入库，一名闲物要 ”［１３］。

上层社会的妇女经常以茶会友，周窻的《调琴啜茗

图》画的便是三位贵妇坐在庭院里弹琴、品茶、听

乐，两个女仆在旁伺候，其中一位端着茶托恭候，准

备随时为贵妇们上茶。这些贵妇们一边喝茶一边

聊天，又欣赏音乐，既享受了生活，也完成了社交

活动。

二、妇女的活动与唐代茶业的发展

任何一种风靡时代的商品都离不开生产者和

贩卖者的活动。茶作为植物性的饮品，从种植到采

摘，再到制成能冲饮的茶叶，最后到饮用者手里，无

疑要经过很多道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女人与男人

一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

男人。“妇无公事”的周礼是产生于中原农业社会

的礼法，在山多地少、丘陵密布、河流纵横的南方并

不适用。事实上，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技术的低

下，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下层社会的妇女是不可

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的。据相关文献记载和相关

学者研究，无论是两汉还是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

两宋时期，下层社会的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情

景还是不少见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都有女性

的身影。即便在理学非常盛行的明清社会，南方下

层社会的妇女抛头露面参加生产劳动的仍然不在

少数。作为出产于南方山区的茶叶，它的种植、采

摘与制作等都离不开茶区的妇女。

由于文献的缺失，唐代妇女如何参与种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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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得而知，但其在采茶和制茶方面，尤其是采茶

方面的活动却殊为重要。据《元和郡县图志》记

载，湖州自“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

工三万人，累月方毕”［１４］。“春风三月贡茶时，尽

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

来。陵烟触露不停探，官家赤印连帖催。朝饥暮匐

谁兴哀，喧阗竞纳不盈掬。一时一饷还成堆，蒸之

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

子。”［１１］６８４６－６８４７李郢的《茶山贡焙歌》一诗就生动地

描写了茶山百姓被官府催逼忙于采茶制茶的场景。

根据诗人袁高《茶山诗》中“黎筈辍农桑，采摘实苦

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扪葛上欹壁，蓬头

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选纳无昼

夜，捣声昏继晨”［１１］３５３６的描写，贡茶期间，参加采

茶制茶工作的不仅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和孩子，被

征之家老少齐出动，夜以继日、不分晨昏地工作，才

能在规定期限内把工作完成。

人们一般认为采茶活动比起耕地耗费体力较

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袁高的《茶山诗》就可

以看出采茶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进山采了一天所

获还不到一捧，手脚都磨破了皮。在完成贡茶的任

务以后，男人需要从事农耕或其他工作，采茶的工

作便主要由妇女（也包括儿童）来承担。一方面，

传统社会的家庭分工以男耕女织为主，妇女的时间

相对自由，而采茶的时间与春耕播种相冲突，所以

从时间上看，妇女更适合采茶工作。另一方面，新

发嫩芽脆弱，用力不当则伤芽，采集茶叶需要十足

的耐心和细心，而女性历来被认为温柔、细致、耐

心，因此每到采茶季节，“结偶同旅”的采茶妇女在

茶区的山上随处可见的说法是说得通的［１５］。

唐代一些达官贵人有自己的茶园，采茶季节往

往雇人采茶，开元年间（７１３—７４１）张守皀“每岁召
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功者杂处园中”［１６］２３５。私

人茶园尚且如此，在茶区，妇女与男子一道并肩采

茶应该也是常见的景象。尽管采茶的工作很重要，

但人们很少关注那些在茶田辛苦劳作的妇女，包括

一向关心民间疾苦的白居易，他在担任苏州刺史期

间曾写诗描绘茶会的盛况：“遥闻境会茶山夜，珠

翠歌钟且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

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１７］他的

笔下只有品茗赋诗的官绅和长袖广舒的美女，采茶

女的汗水和辛苦一无所见。

明清以后，采茶已经完全成为妇女的工作，但

艰苦的程度不亚于前。清代诗人陈章的《采茶歌》

中有“度涧穿云采茶去，日午归来不满筐”［１８］一

句，说的是采茶女于清晨太阳初升之时入山采茶，

直摘至中午仍不能摘满一筐的窘境。清代还有一

首《拣茶曲》详细描绘了采茶女的日常生活，其云：

“茶叶香，茶梗苦，万贯腰缠来大贾。大贾买茶茶

市开，谁家姊妹拣茶来。燕占莺团地无隙，分岭春

山香一堆。细拨轻挥不停指，双眼撩香照秋水。日

午腰慵欲欠伸，兜怀弄梗仍无几。茶苦梗，妾苦心，

拣将黄梗似黄金。低头用尽闺中力，弹指君听厢外

音。梗多梗少谁轻重，权衡暗识郎情用。归去余香

尚恋衣，明朝来插钗头凤。裙布荆钗不拣茶，安贫

却羡野人家。”［１９］

茶叶作为饮品而普及离不开商贸的环节，行人

商旅打尖休息离不开设于路口和市肆的茶棚茶铺。

从事这些小商小贩活动的人群中有不少年长的妇

女。陆羽的《茶经》载有西晋时期四川地区有一卖

茶粥的年老妇女被管事官吏刁难之事［７］１０４，还载有

东晋司马睿在位期间的一件奇事：一位老太太每日

出入街市，随身携带一壶茶汤游走贩卖，然其所得

钱财却用来接济穷人［７］１１８。显然，两晋时期的南方

已经有不少年老妇女以卖茶水为业了。唐代也有

老年妇女开设茶铺卖茶的记载。元和年间（８０６—
８２０），宋絗受雇于人外出，途中船覆，他侥幸不死，
“抱藁疾行数里，有孤姥鬻茶之所，茅舍两间，遂诣

宿焉，具以事白。姥悯之，乃为设粥”［１６］７１９。

不过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两晋还是唐代，文献

中所载卖茶为业的妇女基本上都是年老的妇女，而

很少见到年轻女子，这可能是因为年长的妇女在中

国传统农业社会里是除儿童外最弱势的群体，无论

是体力还是身体的灵活度都不如年轻人，因此即便

在看起来比较适合女人劳动的茶叶经济链中，她们

也远不如年轻的女人占优势；而年轻的女性一则受

“男外女内”社会分工的约束，二则受照料子女和

服务家庭工作的限制，除非万不得已，通常不会孤

身一人抛头露面。因而走街串巷、贩卖茶叶者多为

年长妇女，她们挣钱不多却能养活自己或贴补家

用。随着茶饮的日渐普及，这些年长的妇女根据自

身的条件或开设茶舍茶摊，或游走于街市兜售茶

水，不仅能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还为商旅行人提

供了方便。

三、妇女的活动与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由于文献的缺乏，以及文本创作的男性主体

化，茶文化活动的主体一直是负责吃和饮的男性。

·４６· 平顶山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



 
 
 
 
 
 
 
 
 
 
 
 
 
 
 
 
 
 
 
 
 
 
 
 
 
 
 
 
 
 
 
 
 
 
 
 
 
 
 
 
 

 

事实上，当男人在前台开怀畅饮的时候，女人却用

她那纤纤素手为男人烹调出可口的茗茶。南北朝

著名文学家左思有首《娇女诗》描写了家中小女惠

芳和纨素日常生活的场景，除梳妆打扮、读书识字、

咏诗弄琴外，她们还有一项工作———学习中馈之

事，其中就包括煮茶：“并心注肴馔，端坐理盘。

翰墨戢函按，相与数离逖。动为炉钲屈，屣履任之

适。心为荼羈剧，吹嘘对鼎 。脂腻漫白袖，烟熏

染阿锡。衣被皆重池，难与沈水碧。任其孺子意，

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２０］

在唐代，文人墨客的茶事风雅仍然离不开躲在

他们身后烹煮茶茗的妇女。在上层社会，主人通常

只是饮茶之风的享受者，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

妇女才是真正施展茶艺的群体。文宗皇帝历来爱

惜“才术文学之士”，“常延学士于内廷，讨论经义，

较量文章”，一旁有宫女侍奉众人茶汤饮馔［２１］。元

稹的诗文“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

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２２］，描述的就是

这种场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颇好饮茶，但他的茶

通常由侍儿来煮，他的《池上逐凉二首》（其中一

首）有“茶教纤手侍儿煎”［２３］一句，描写的是他亲

自教婢女烹饪茶饮的情景。唐肃宗曾赐奴与婢各

一人与玄真子张志和，后者命两人结为夫妇并分派

了工作，丈夫“卷钓收纶，芦中鼓籱”，妻子“苏兰薪

桂，竹里煎茶”［２４］。这些女子虽然是在男子的指导

下进行烹茶的工作，但她们积累的经验对茶艺的进

步是很难被否认的。

到了唐代中后期，随着饮茶风气的流行，冲泡

茶饮已经成为女性必须掌握的技能，宋若莘、宋若

昭姐妹所著首部通俗女教书《女论语》即将备办茶

汤和传茶相待作为女子应该通晓的礼仪之一［２５］。

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描写天宝年间（７４２—
７５６），郑生专程拜访名妓李娃，却见李娃“烹茶斟
酒，器用甚洁”［１６］３９８６，于厅堂等待。以李娃之身份

及其器用之讲究，必然对烹茶之道多有研究与掌

握。即便在唐代的乡间也有以茶待客的风俗，煮茶

献茶的都是妇女。开成五年（８４０）四月，日本僧人
圆仁一行人行到“南接村刘家断中”，受到主人招

待，“入宅不久，便供饭食，妇人出来慰客数遍，斋

了吃茶”［９］１０２。

中唐以后的皇帝多有嗜茶者，因此后宫煮茶之

风更盛，也多有擅长煮茶的宫人。鲍君徽的《惜花

吟》“莺歌蝶舞韶光长，红炉煮茗松花香”［１２］１６７３之

句即描写宫人煮茶之状。宫嫔们煮茶的水平相当

高，茶的香气一直传到宫外，晚唐诗人子兰在《夜

直》中即吟道：“大内隔重墙，多闻乐未央。灯明宫

树色，茶煮禁泉香。”［１１］９２８６煮茶水平高的宫女还深

得皇帝喜爱，甚至能打动皇帝为主人洗冤。德宗贞

元八年（７９２）春三月，宰相窦参与陆贽不和，后窦
参失势，全家被抄，自己也被贬，最终落得诏赐自尽

的下场。窦参素日最喜欢的一个叫上清的丫头也

被没入掖庭，但她不忘故主之恩，一心想为主人洗

冤，她“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很

欣赏她的茶艺，问清由来，遂 “下诏雪窦参

冤”［１６］２１６９。后蜀后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也是名

茶道高手，她的《宫词》便有“近被宫中知了事，每

来随驾使煎茶”［２６］之句。

唐代妇女对唐代茶文化的贡献不仅仅是煎茶

煮茶，也包括对茶具的改进。茶道的讲究不仅仅是

茶、水和火候，也包括茶具。讲究一点的茶具往往

有茶托，既美观护手，也可以护桌几以防烫痕，这个

实用且美观的茶托便是出自一个年轻女子的发明。

据李匡文《资暇集》记载：“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

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子承之。既啜而杯倾，

乃以蜡环?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

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

便，用于代。”［２７］如果不是有明文记载，谁又能想到

茶托的发明得益于那双柔嫩的纤纤玉手。举一反

三，饮茶器皿愈来愈精巧恐怕也与女人有关吧！

注重总结茶的功效，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或

以茶入药调理身体，或为人治病，也是唐代妇女在

茶文化的应用中的一种探索。《逸史》记载唐元和

年间（８０６—８２０），吴清的妻子杨氏头痛难忍，从春
至夏多次进入禅定状态，“村邻等就看，三度见，得

药共二十一丸，以水下；玉液浆两碗，令煎茶

饮”［１６］４１８。杨氏在修道期间以茶做辅助饮品帮助

自己调理身体。有些年长的女巫对茶叶的功效也

有较多的了解，有时候她们会利用茶汤为人治病。

比如《酉阳杂俎》里记载的一个老女鬼，为刘积中

的妻子治病时，“乃索茶一瓯，向口如咒状，顾命灌

夫人，茶才入口，痛愈”［２８］。念咒画符是巫祝道士

治病驱邪的法术，这个老女鬼生前应该是位降妖除

怪、为人消灾治病的女巫，以茶入药是她为人治病

的一个方法。

当然了，从文献记载来看，无论是煮茶煎茶的

技术、对茶具的改进，还是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男

子的水平更高、贡献更大，比如僧寺的茶都是火工

和尚煮的，茶叶的挑选、水的选择、火候的把握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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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尚们操作的。讲究的高僧还会亲自煮茶，或者

指导弟子来煮茶。精于饮茶之道的文人雅士经常

指点妇女们如何煎茶煮茶。被誉为茶圣并写下

《茶经》传世的陆羽就是男人，他对中国茶文化的

贡献固然是其积极探索学习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

是，《茶经》中肯定包含有前朝历代和中唐以前妇

女的经验。然而，由于文本的男性主体化，煮茶煎

茶的女子又大抵文化程度较低，能将自己的经验以

文本形式分享者少之又少，她们的经验往往通过自

己的主人被分享出去；即便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大家

闺秀有精于茶道者，但“一是重读书识字、阅览讽

诵而非创作；二是重品德礼仪、轻文化素养”的女

子教育特点［２９］，也使她们很少将自己的经验写成

文本，其经验往往由自己的父兄传播出去。在这种

情况下，女人的经验便湮灭了，女人的活动也被遮

蔽了。

总而言之，由于农业时代“男主外女主内”的

分工，茶饮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后，女性便参与

其间。在唐代，下层社会的年轻妇女参与茶业的各

种活动，与男子一道采茶制茶，老年妇女则参与贩

卖茶水的活动。上层社会的妇女喜茶嗜茶，设茶宴

待客，品茗抚琴，并使之成为她们的一种社交活动。

在饮茶风行的中后唐时期，煮茶、以茶待客已经成

为女人必须掌握的女工之一，唐代妇女中有不少长

于烹茶的高手。虽然她们之中有很多是受意于人

而煮茶，但在煮茶活动中，通过观察和总结，她们也

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是由于文本的男性主体化，以

及“公庭不言妇名”的礼法规定，她们的经验往往

由身边的男人分享出去，所以她们对中国茶文化的

贡献便湮灭于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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